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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蓝的眼睛》中的黑人女性身份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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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小说《最蓝的眼睛》通过对黑人女主人公佩科拉在白人霸权文化下对一双蓝眼睛从渴望到幻想直至最后坠入疯狂的悲剧的描述，反映了黑人女性在白人主流文化下身份的困境，揭示出黑人女性在追求个性解放实现自我的过程中不应放弃黑人民族的优秀传统，必须保持黑人民族朴实纯真的传统本色才能实现自我解放，打破命运枷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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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托尼·莫里森自1993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以后，成为炙手可热的美国黑人女作家。莫里森生于美国俄亥俄州克利夫兰附近的罗伦。儿时恰逢经济大萧条，父亲要做三份工，母亲还要给人家帮佣，全家才能勉强糊口。莫里森从小身处的种族歧视环境，加之父母的熏陶，使她具备了强烈的民族意识和浓厚的文艺兴趣，这为她后来的写作种下了第一颗种子。其作品根植于美国黑人独特的历史，以敏锐的女性视角创作了很多以黑人女性为中心的作品。莫里森是位对美国非裔族群有着强烈民族情结的黑人作家。她曾将自己的创作定位于“以一个女人的眼光来描写美国黑人的经历，通过各种不同的人物和他们的斗争，揭示这个建立在种族偏见基础上的社会中的罪恶。”[1] 莫里森书写了美国黑人的历史与现实, 反映了美国黑人自我意识的觉醒与发展, 其人文关怀的终极目标是为黑人在美国文化这样一个他者的世界里重新建构自己的文化身份。
    莫里森从一开始从事文学创作，就独特地“把神话色彩和政治敏感有机地结合了起来”。她写作和发表《最蓝的眼睛》之时，正是美国黑人权利运动风起云涌的时期。在《最蓝的眼睛》中，莫里森为我们展开了1940年一座北方小城中黑人区的阴暗面。小说以一个黑人少女在美国社会种族歧视背景下矛盾而复杂的多重心理进入读者视线。《最蓝的眼睛》以丰富生动的语言描述了一个黑人小女孩内心的恐惧与孤独，展现了她对一双蓝眼睛从渴望到幻想直至最后坠入疯狂的悲剧过程。博瑞德拉渥一家贫穷潦倒，父亲绰里酗酒成性，是个“行为丑陋”的黑人，闹得家宅不安，大儿子不堪忍受，离家出走，黑人小姑娘认定她的家门不幸完全是因为自己家人丑陋，便日夜祈祷能够有一双白人那样的蓝色眼睛，在幻想中获得了一双美丽的蓝色大眼睛之后，却两次遭到生父的强奸并怀上了一个乱伦的孩子，又遭生母毒打，最终神经错乱，导致严重的自我分裂。黑人小女孩佩科拉从小就认为自己被人鄙视、取笑是由于外表的丑陋, 所以一直渴望得到一双白人才能拥有的蓝眼睛，然而，在一个白人文化价值观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里，黑人女孩对美好生活的幻想最终被丑陋的现实击得粉碎。
     佩科拉的悲剧代表了许多黑人女性在强势文化之下的心灵迷失、自我否定，揭示了种族歧视对黑人妇女造成的精神危害，她的悲惨结局向所有甘为白人社会精神奴隶的黑人竖起了一面镜子。莫里森从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和自身等诸多因素去探索造成黑人女性佩科拉悲剧命运的根源，揭示文化殖民使生活在美国社会边缘的黑人所不得不面对的生存和精神困境。在《最蓝的眼睛》中，几乎没有白人人物出现，但是白人所谓的美的价值观却渗透在整篇小说中。因为所有的大众媒体都无不渲染着这样的信息，“白”就是美的、上等的；“黑” 就是丑的、下等的。佩科拉的母亲为白人做帮佣，工作做的有声有色，得到白人雇主的好评。可是她的母亲却受到白人价值观潜移默化的影响，一切以白人的审美观点来审视周围的世界，甚至疼爱雇主的白人小孩远远胜过自己的孩子。佩科拉的母亲还深受好莱坞电影的影响确定下白人的审美观, 然而这种审美观就是一剂毒药, 毒害了佩科拉幼小的心灵。可以看出，佩科拉的母亲不但没有引导自己的女儿唤醒自主、独立的黑人女性意识，自己还受到周围“白人联盟”的影响，以佩科拉的母亲布里德洛夫太太为代表的老一代黑人甘于沉沦而不知自拔，对佩科拉的人生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间接导致了其悲惨命运。甚至佩科拉在遭受父亲的侮辱后，没有人去关心她，仿佛周围人的眼睛都蒙有一层纱布一般。佩科拉在自我否定的深渊中越陷越深，“不断的否定、厌恶自己，并最终迷失了自己。”[2] 周围的人对她的冷漠和蔑视无疑是雪上加霜，没有人来引导她走出泥潭。如果说佩科拉的母亲布里德洛夫太太为代表的老一代黑人对白人霸权文化的盲目信奉成为了佩科拉悲剧的帮凶，那诱导这个黑人女孩儿从渴望美好生活到走向癫狂直至完全丧失自我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呢？

     白人优越性和黑人低劣性在佩科拉幼小的心灵扎根，导致自我意识的丧失是佩科拉悲剧的根源。弗朗兹·法农在《论民族文化》中指出: “殖民主义并非仅仅满足于对被统治国家的现在和未来实施统治。仅仅把一个国家的人民握在掌中并把本土人脑中的一切内容掏空, 殖民主义并不满足。出于一种邪恶的逻辑, 殖民主义转向被压迫人民的过去, 歪曲、丑化、毁坏他们的过去,与原有文化疏远, 这是殖民时代的一个突出特征。”[3]因此，白人殖民者对黑人的精神洗脑就是希望黑人放弃自己的生存方式，否定黑人的本质性特征，最后导致黑人对自身的否定，在扭曲的文化氛围中，使黑人完成心理、精神和现实世界的被殖民过程。《最蓝的眼睛》并未直接控诉白人种族主义的罪恶，而是探索白人霸权文化对黑人精神世界的毁灭性侵蚀。受毒害的黑人把种族主义思想内化为自觉要求，言行举止力求迎合主流意识形态。独立女性意识的的缺失，使她无法唤醒自我存在、自我肯定的意识，成为导致她最终悲剧结局的一个根本原因。白人价值观的胜利、黑人价值观的扭曲意味着黑人身份的失守。黑人在北美这片土地上从肉体到精神都遭到流放, 这是白人思想侵蚀的结果, 也是黑人传统文化边缘化的必然结局。佩科拉成日幻想自己拥有了白人一样的蓝眼睛，每日坐在镜子前，在想象中拥有那一双蓝眼睛，佩科拉并没有认识到, 镜子所代表的是白人的审美意识形态, 这只看不见的手蒙住了她的眼睛。镜中的她虽有黑色的皮肤, 却不再拥有黑人的灵魂，她已迷失了自我，失去最起码的“人”的身份。像佩科拉一样怀有这种思想的黑人不可避免地逃脱不掉奴隶制对其身心的摧残和毒害, 奴隶制的阴影依然笼罩着他们的生活, 最终他们将成为奴隶制的牺牲品。
    佩科拉盲目否定自我，否定黑人自身的文化价值，使她最终走向痛苦的深渊。莫里森笔下的这个佩科拉就是白人文化霸权下心灵遭到扭曲的最可悲的一个范例，同时她的自我迷失和错乱离不开整个黑人社会冷漠和歧视。佩科拉所生活的整个黑人社区黑人之间缺乏应有的关爱和帮助。他们鄙视弱者，缺少同情心，社区的冷漠加剧了佩科拉的悲惨、断裂的生活。佩科拉这样的黑人女性必须实现自我意识的觉醒、增强，不断追求自我才能打破命运枷锁。莫里森认为，黑人女性的自我价值应当深深地根植于黑人的民族文化之中，女性在追求自我独立、自我价值实现的同时, 应和黑人民族的文化传统深深地联系在一起。传统文化是根，任何人都不能脱离根的滋养而独自成长。传统文化的影响巨大，它会深深潜入一个民族的集体无意识之中，以各种各样的方式通过人的言行举止表现出来。佩科拉和秀拉就是因为离开了自己的族裔文化，而成了文化的孤儿，犹如无根的浮萍。当她们离黑人民族的优秀传统越来越远, 失去了民族的根本时, 我们就会看到她们所追求的自我是虚幻而不真实的，她们苦苦寻觅、穷其毕生之力所建构的仅仅是支离破碎的自我。黑人民族要生存下去，除了拥有政治权利和经济独立之外，必须保留黑人的文化。用一种积极的心态看待种族问题，并懂得如何保持自身优良的文化传统与美德，黑人民族才可以赢得白人社会的尊重，拥有真正属于自己的天地。《最蓝的眼睛》为迷途中的黑人同胞指明了方向，拯救了黑人扭曲的灵魂，唤醒黑人的民族自豪感、和谐团结的意识，要想得到白人的认可，黑人首先要接受自我，继承和弘扬自己民族的文化传统，才能真正获得精神的自由和解放，解决自身的身份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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